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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舒娅家这间八九平方

米的房间里，靠墙放一张大
床，床头柜连着横搁的小写
字桌，写字桌再与一具大衣
橱形成直角。这样，四壁墙
都满了，房门只能开半扇，
中间巴掌大一块空地，放了
几把椅子，床沿上也挤坐了

人。这里可不能和小老大的
沙龙比，这里根本谈不上沙
龙，它是一间内室。他们还
要将窗帘拉上，因为要说反
潮流的话，将头靠拢，身体
挨身体。他们嗅得见她们身
上头发上的香，是一种无名

的花香。她们也嗅到了他们
的气味，有些腥，类似铜铁
的腥。在最初的时候，他们
不分你我他，打成一片，是
混沌的一个整体。渐渐的，
他们的小世界澄清了，各人
显出各人的面目，划出了分

野，于是，普遍的吸引就变
得有针对性了。

事情还是靠七月来开

局。七月喜欢舒娅。当时，
在校园里，他将他的自行
车朝她们中间一推，其实
就是推给舒娅。像七月这
样懵懂的人，本能反而很
健康，他比其他几个人更
懂女性的好看和可爱。而

且，他能够坦然表现出自
己的喜欢。他很维护舒娅，
当舒娅说话的时候，他不
允许人抢话。有人抢话，他

就很不客气地挡住那人的
话头。偏偏舒娅对她自己

说的话并不重视，她说话
并不为要说什么，只是为
了热闹。七月拦住抢话的
人，让舒娅继续往下说。舒
娅静了一会儿，然后问：我
刚才说什么了？大家就笑。
舒娅呢，就算是说过了，不

再说了。七月自己要说话，
也不允许别人抢话，因为
他是要说给舒娅听的。而
他又不是个善言的人，说
话缺少风趣，所以常常是
舒娅来打断他。舒娅一出
声，七月立马住嘴，深觉自

己是个讨厌的人。舒娅再
懵懂，依然知道自己对七
月有特权，这个特权满足
着，同时又损害着她的虚
荣心。因为，七月是公认的
可笑的人，谁都可以对他
轻慢的。七月要和人争执

呢，舒娅一定是帮那人的。
他在舒娅面前，简直都有
些卑下了。

不管舒娅如何给七月
冷脸看，舒拉还是欢迎七
月。七月呢，也同舒拉合得
来。要换了别人就嫌无聊

了，头脑简单的七月，无论
与谁都合得来。最重要的
是，还有舒娅在。他时不时
地回头，朝舒娅的方向看一
眼，因为他所说的话都是说
给舒娅听，所做的事也是做
给舒娅看。七月将舒拉当孩

子，舒拉呢，将七月当大玩

具。小孩子都是势利眼，晓
得什么人惹得起，什么人惹

不起，七月是任她拿捏的。
舒拉和七月疯，舒娅在旁边
有时会禁不住笑，七月就像
得了奖赏，又惊又喜。又有
时候，舒娅会呵斥舒拉不要
太放肆。七月心中感激，嘴
里喃喃地说：没事，没事。不

知不觉间，他们的聚会解散
了，化整为零，一个对一个。
又有一个人也开始独自上
门了，那人就是小兔子。

小兔子那双眼睛，笑
起来水波荡漾，映花映柳

的。他的嘴，也很调皮，嘴角
向上翘，说出的话，可是要
比七月好听。七月哇里哇啦
说一大堆，都不如小兔子轻
轻说一句入耳。舒娅端正地
坐在椅上，书放在膝上，眼
睛则垂着，有时候抬起头，

看看小兔子。小兔子也正看
着她，眼光软软的，不像七
月，是直愣愣的。两人相视
的一瞬，都有些发窘，脸红
红的。坐在一边的舒拉，就
像一种小兽，感觉到房间
里气流出现异常。猛地转过

头，四下里看看。
经常地，小兔子在的时

候，七月也在，自然是被舒
拉纠缠着。舒娅与小兔子也
不多话，只是静静地坐着，
显得七月和舒拉十分喧哗，
而他们有着某一种默契，并

且划分了界线：小兔子和舒
娅一伙，七月和舒拉一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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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汞这种物质，有很多

种描述方式，但以下这种最
适合用在这里：“最热、最冷、
神效治疗者、邪恶谋杀犯、灵
丹仙药和致命毒剂，既会奉
承你又会对你撒谎的朋友。”
它是以水星 （Mercury）命
名的一种金属，跟其他金属

不一样的是，它在常温时（一
般室温或21℃时）是液体，
亚里士多德给它的拉丁文名
称hydrogyrum（因此化学
代号为Hg），意思便是指液
状的银子。

汞以多种形态存在，每

一种形态都有毒性。液态汞
会蒸发，当它的蒸气被吸入
并吸收后，它会在这一阶段
进入脑中，造成脑部受损。另
外，汞盐（无机汞）可以经由
肠子吸收，进而伤害到肾。它
也可以以有机汞的形态存

在，这时它是这种有机化合
物的一部分。每一种形态的
汞，毒性都很强，会伤害脑与
神经系统。它的用途很多：可
以用在科学仪器中、可以用
来制造电池，可以在生产氯、

采矿时以及其他工业制造过
程中使用。

案例：毒死切利尼。
“汞是两面刃”的说法，

我们可以从 16世纪伟大的
雕刻家班文托·切利尼的生
平故事中看出。他是制作出

真人比例大小铜像的第一
人，他相当风流，因此在29

岁时就感染梅毒。他拒绝用
当时流行的汞来治疗，改而
服用零陵香，这是从一种植
物的木材中提炼出来的，被

认为对治疗梅毒很有效。但
事实上，这种药并没有任何
效果，切利尼的情况越来越
恶化。

他的一些仇人等不及看
他慢慢死于梅毒，预谋早点

送他上西天，于是邀请他共
进晚餐，在他的食物中下毒。
他因此病得很严重，医师发
现他是被人下了升汞，造成
消化道严重受损。不过，切利
尼后来还是逐渐复原，更让
人惊讶的是，原本的梅毒病
情也跟着消退。下毒者使用
的剂量显然没有高到足以毒
死他们的仇人，却刚好足够
杀死造成梅毒的寄生虫。这

也再度证明强调剂量重要性
的巴拉塞尔士原则。

金属汞造成的问题多数
发生于密闭空间、工业生产
过程或实验室中。金属汞是
天然产生的，不过，用汞来开
采金属则可能对环境造成破

坏，像在巴西，就是用汞从河
流沉积物中提炼出黄金。使
用汞的过程中，会从金属汞
产生有机和无机汞，接着就
会被释放到环境中。

早期炼金术广泛使用金
属汞，近代则用来制作一些

科学仪器，像温度计，一直到
现在还在继续使用。因此，科

学家其实一直身处暴露于汞
蒸气所造成的急性和慢性影
响的危险中。金属汞会在室
温中蒸发，然后人们就会在
吸气时经由肺吸收，其所产
生的影响包括记忆力与食欲
丧失、失眠、沮丧和产生妄

想，另外，牙龈出血和肠胃不
舒服，也都是常见症状。这些
症状全都曾出现在著名科学
家牛顿身上，且确实在他的
头发中发现含有大量的汞，

尽管如此，他还是活到85岁
高寿，当然，他的脑力仍是毋
庸置疑的！

无机汞（如汞盐）大部
分都能够在水中溶解及扩
散，因此也就会在环境中扩
散。如果汞浓度很高，当然就

会对野生动物和人类产生毒
性，但如果在大量水中扩散，
就比较不危险。不过，在某些
情况下，无机汞可能会转化
为有机汞。无机汞一直被当
做泻药使用，还以甘汞的形

态用来治疗梅毒，升汞则被
当做消毒剂使用。

不同形式的无机汞被用
在工业与电池生产中，并且
被当做一种催化剂。硝酸汞

以前被用在制革厂和毛皮工
业。很明显的，这会造成污染
和人类中毒。不过，有机汞才

是最可能和环境污染联系在
一起，并造成问题的汞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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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六年 （1470），七

月，己卯。伴随着一声响亮的
啼哭，经历了痛苦分娩的纪
姑娘终于生下了一个男孩。

现在她终于有了在这个
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儿子。
这是幸福的一刻，她孤独的生
命终于有了寄托，有了希望。

可是她的幸福并没有延续多
久，因为这一声啼哭也惊动了
后宫中的另一个人，一个满怀
失落和仇恨的女人。

她终归还是知道了这个
孩子的诞生，嫉妒的火焰在
她的心中燃烧起来，为什么

她有孩子，而我没有？！我才
是后宫的统治者，是皇帝最
为宠信的女人，任何人都不
能将这一切从我身边夺走！

她下达了命令：“溺死那
个孩子！”

接受命令的人叫张敏，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宦官，但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个名
字。他奉命来到纪姑娘的住
所，推开房门，看见了纪姑娘
和她怀中正在吃奶的孩子。

这一次，纪姑娘不再惊
慌了，历经这么多的风风雨

雨，她很清楚即将发生些什
么。她从容地说道：“做你该
做的事情吧。”

张敏站在门口，静静地
看着这对母子，一动也不动，
过了很久，他走了进去，从纪
姑娘手中小心翼翼接过了孩

子。“孩子在这里不安全，还
是交给我吧，过段时间你再

来看他。”他没有再看纪姑娘
那惊愕的表情，抱着孩子径
自走了出去。

张敏抱走了孩子，找了
宫中一间空置的房子，安顿
了这个孩子，他还和宫中的
其他太监商议，从他们那少

得可怜的收入中挤出一些
钱，买来乳糕裹着蜜糖喂养
这个没奶吃的孩子。在没人
注意的时候，纪姑娘也会经
常来看望她的孩子。

从此，这个孩子就成为
了后宫中宫女太监们那枯燥

生活的最大乐趣。他们都很
喜欢这个孩子，原因很简单，
作为这座冷酷的后宫中的普
通一员，他们永远也不可能
有自己的孩子。

可是随着这个孩子一天
天长大，张敏等人逐渐发现

了一个新的问题：他们养不
活这个孩子。

张敏是一个普通的宦
官，并非司礼监，而他的同事
和那些知情的宫女们都只是
这座金碧辉煌的后宫中的最
底层，没有额外的收入，除了

自己花销外，每月根本剩不
下什么钱。对于这个问题，纪
姑娘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她
只是一个小小的仓库管理
员，也没有额外收入，养不起
自己的孩子。大家都养不起，
难道要拿去送给万贵妃？正

当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另

一个人说话了。“那就交给我
来养吧。”讲这句话的正是前

任皇后吴小姐。
虽然是前任皇后，但毕

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吴小
姐家有钱有势，养一个孩子
自然不在话下，当然了，她的
动机估计没有那么单纯，打
倒万阿姨仍然是她的最终目

的，无论如何，这个孩子能够
活下来了。

这之后的五年，纪姑娘的
这个孩子一直在宫中生活，虽
然他不能出去玩，但在他母

亲、吴阿姨、张叔叔以及无数
叫不出名字的内监宫女的照
料下，他一直幸福地成长
着———至少比他的父亲幸福。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孩

子一天天地长大，而这些生
活在后宫最底层的人们却没
有发现，他们已经创造了一
个奇迹。

从成化六年到成化十一
年（1475），整整五年时间，
紧密森严的后宫中多了一个
孩子，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宦
官、宫女、妃嫔们都知道，但
他们却无一例外地保持了沉
默，守住了这个秘密。

只有一个人不知道———
万贵妃。这不是一个故事，而
是真实的史实，是发生在以
争宠夺名、勾心斗角闻名于
世的后宫中的史实。在这里，
人们放弃了私欲和阴谋，保
守了这个秘密，证明了善良

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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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发生，并不因为

预谋，比如车祸，再比如做爱。
我强忍着肋部的疼痛不

让自己嚎叫，但那是一种幻
灭之后的刺激。这样的选择
也许出于对卓敏的情欲，也
许因为对刚刚发生的那场车
祸的恐惧，我不知道，我也不

想知道，我只知道当我奋力
搂住她时有种破碎的宿命
感，有种万念俱灰的快乐。

我终于和卓敏第一次做
爱时，已是满身伤痕。那是一
个大雨的下午，我分明嗅到雨
点砸在泥土上溅起的腥味，窗

没关，窗帘妖异地飘来飘去。
卓敏一连几天没有上课，她来
到我那位于朝阳公园旁边的
小屋子里照顾我，给我熬粥，
给我放碟，抚摸我脸上那道浅
月似的伤疤，给我擦身体……
我发现我身体的某处正怒不

可遏，然后抱住她。
终于，她像一个柔弱的婴

儿在我怀里睡着了，我轻轻抚
摸着她光滑的后背，不知为什
么，嘴里有种倦怠的忧伤。

卓敏已经悄无声息侵入
我的生活。北漂的我外表坚

强却内心脆弱，我正想改变
自己的生活，她及时出现。可
她为什么会爱上我？

第二天早上，我还来不
及按习惯抽一支“起床烟”，
便发现空气清冷，所有窗户

都被她残忍地打开。
睡眼惺忪地我发现，她

已用一条纱巾把头包住，一
身精干的打扮……我刚走进
浴室，就被她一声断喝：“牙
膏必须从后部挤。”我战战兢
兢刷完牙，不知什么时候站
在身后的她就发出指令：“牙
刷头必须朝上放杯里。”我走

出去找塞在鞋里的袜子，她
身手矫健地递来一双干净松
软的袜子：“每天必须换袜
子、内裤，穿过的袜子绝不能
塞鞋里……”我崩溃地坐在
沙发上，点烟，娇斥声却遥遥
从浴室传来：“烟灰不能抖落

在烟缸外。”
我悲凉地告诉苏阳：“江

河沦陷，主权旁落。这个家干
净得简直不像人住的。”苏阳
在电话里嗅了嗅，满意地说：
“不过你终于由流浪狗进化
到人类了。”

苏阳说得不无道理，冰
箱里所有的方便面被扔掉
了，代之以酸奶、面包、水果
沙拉、麦片……桌几上摆放
着她最喜欢的云南香水百
合，墙上出现HELLOKITTY
的饰件，厕所里开始使用带

有碎花底纹的柔软卫生纸。
在我十四岁时妈妈死去后，
我就不再拥有这样的生活。

我躺在沙发上，生活其
实很美好，虽然她做的咖喱
饭不好吃，但她让我找到渴
望已久的某种柔软状态，这

时，她颠颠儿跑过来，“别像
加菲猫一样躺着，饭后下去

散步。”
她提出要吃冰糖葫芦。

那几天我正好没事可干，就
开车带她满城乱逛，一场“非
典”已把这些零食扫荡得无
影无踪，却在后海边上发现
一家陶艺吧。我们进去共同

制作了一个烟缸，很难看，她
却兴致勃勃地把玩着，只是
在那堆陶泥上留下各自掌纹

时，她有些忧伤，对我说：“你
看我的掌纹中间，有根线突
然从中间散开，那是不好的
迹象……”我笑着说：“其实
那证明你感情线太乱……”

那天晚上我们回来很
晚，从停车场朝家里走的时
候，她就提出和我玩“石头剪
刀布”，谁输了谁就把对方背
回家里，我不费吹灰之力就
把她拿下，然后她就会改变

赛制：“不行，三局两胜。”又
输了，“不行，五局三胜”……
但最后还是由我背她回家。

我急急穿越那道长长的
白杨林，听得见脚步在身后
沙沙作响就像雨点落下，她
不知什么时候已在我背上

睡着了，回到家里也坚决不
下来，两腿紧紧缠住我，迷
迷糊糊说：“别放下我，当我
的床……”那一刻我觉得温
暖而滑稽，我觉得我就是她
未曾见过面的爸爸。简单，而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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